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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正
當
香
港
金
鐘
、
銅
鑼
灣
、
旺
角﹁
火

頭﹂
處
處
的
時
候
，
四
歲
的
小
孫
子
突
然

扮
起
消
防
員
來
了
。

不
知
甚
麼
時
候
，
他
央
請
父
親
為
他
購

置
一
套
小
孩
子
的
消
防
員
衣
服
，
有
標
誌

的
消
防
員
衣
、
帽
，
還
配
備
有
斧
頭
︵
塑
膠
製

的
︶
，
噴
射
滅
火
器
、
無
線
電
話
、
水
喉
、
眼

罩
。﹁
麻
雀
雖
小
，
五
臟
俱
全﹂
。
他
穿
起
來
，

又
似
模
似
樣
，
神
氣
十
足
，
要
到
爺
爺
的
書
房
來

﹁
救
火﹂
，
令
我
捧
腹
大
笑
。

小
孫
子
有
樣
學
樣
，
一
會
兒
又
要
學
做﹁
超

人﹂
，
披
起
白
袍
，
又
是
戴
上
黑
眼
鏡
，
一
會
兒

又
要
當
上
警
察
，
拿
上
警
棍
，
喝
令
停
車
檢
查
。

小
孩
子
模
仿
性
強
，
得
好
好
地
引
導
他
。
不
然

學
上
越
洋
大
盜
，
殺
人
掠
貨
，
那
可
不
得
了
。

青
年
學
生
可
塑
性
高
，
又
總
有
一
段
反
建
制
、

反
現
狀
、
不
滿
現
實
的
勁
頭
。
他
們
對
事
物
沒
有

深
思
熟
慮
，
沒
有
歷
史
觀
點
，
說
幹
就
幹
。
好
的

方
面
，
是
有
革
命
性
，
不
好
的
方
面
是
容
易
為
政

客
所
利
用
，
充
當
別
有
用
心
者
的
馬
前
卒
。

小
孩
子
的
教
育
，
既
來
自
家
庭
，
又
來
自
學
校
。

現
在
香
港
的
中
小
學
既
缺
乏
國
情
教
育
，
也
欠
缺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的
教
育
，
青
少
年
更
沒
有
經
歷
過
國
家

民
族
在
近
代
受
到
列
強
欺
凌
、
受
日
本
鬼
子
侵
略
的

苦
難
，
沒
有
想
到
今
天
國
家
強
大
得
來
不
易
。
祖
國

已
躍
居
世
界
經
濟
大
國
的
第
二
位
，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極
有
話
語
權
。
可
惜
香
港
學
校
的
國
情
教
育
被
廢

棄
，
歷
史
科
目
變
成
選
修
科
，
因
而
沒
有
在
青
少
年

中
樹
立
國
家
民
族
觀
念
。

青
少
年
有
反
叛
天
性
。
就
是
我
的
小
孫
子
方
才

四
歲
，
就
已
經
有
反
叛
的
萌
芽
。
他
在
雪
白
的
牆

壁
上
塗
鴉
，
幾
經
警
告
，
他
反
而
把
幼
稚
園
裡
發

給
的
貼
紙
在
客
廳
貼
，
令
你
哭
笑
不
得
。
他
又
深

知
爸
媽
和
爺
爺
、
嫲
嫲
不
會
狠
狠
地
打
他
，
他
抓

到
了
大
人
的
弱
點
，
於
是
反
叛
如
故
。

但
家
庭
教
育
還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自
小
教
導
他

守
規
矩
、
愛
清
潔
，
不
要
亂
塗
鴉
，
不
要
亂
丟
垃

圾
等
等
，
還
是
可
以
做
得
到
的
。
只
要
長
輩
們
不

要
一
味
溺
愛
，
不
加
誘
導
而
形
同
放
任
，
孩
子
的

成
長
便
沒
有
缺
失
。

小孫子扮消防員

二○

一
二
年
度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獎
者
莫
言
，
於

二○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四
日
，
首
次
旋
風
式
訪

港
，
備
受
關
注
。

莫
言
在
香
港
出
席
了
兩
次
公
開
活
動
，
一
是
由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舉
辦
，
︽
明
報
月
刊
︾
、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協
辦
的
莫
言
講
座
；
一
是
他
接
受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榮
譽
博
士
學
位
。

以
上
都
是
台
上
的
活
動
。

倒
是
台
下
與
莫
言
接
觸
，
他
較
能
放
下
拘
牽
。

第
一
晚
莫
言
夫
婦
抵
埗
，
公
大
在
尖
沙
咀
洲
際
酒
店
欣

圖
軒
中
菜
廳
設
便
宴
招
待
。
雖
是
散
座
，
剛
巧
是
臨
海
的

座
位
，
隔
着
大
型
落
地
玻
璃
，
可
以
眺
望
燈
海
璀
璨
的
維

多
利
亞
海
景
，
及
對
岸
聖
誕
燈
火
裝
飾
下
聳
拔
的
建
築

物
。
維
多
利
亞
海
灣
在
燈
火
的
烘
托
下
，
在
夜
香
港
的
輝

煌
中
沉
醉
了
，
環
顧
近
在
身
邊
的
首
位
中
國
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
在
酒
不
醉
人
之
中
，
我
們
這
些
人
卻
自
醉

了
！我

對
莫
言
說
，
我
第
一
次
見
到
他
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
他
說
是
他
與
一
批
中
國
作
家
訪
問
台
灣
經
香
港
時
，

由
我
作
東
請
吃
飯
的
。

那
次
中
國
訪
台
作
家
代
表
團
陣
容
鼎
盛
，
除
莫
言
外
，
還
有
蘇

童
、
張
煒
、
殘
雪
等
，
都
是
八
十
年
代
迅
速
崛
起
舉
足
輕
重
的
中
年

作
家
。

與
座
有
人
說
，
當
時
很
多
人
對
莫
言
的
作
品
不
大
了
了
。
我
表

示
，
日
本
文
壇
對
中
國
作
家
莫
言
，
老
早
便
刮
目
相
看
了
。
日
本
最

權
威
的
巖
波
文
庫
，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只
有
兩
個
中
國
作
家
入

選
，
一
是
莫
言
，
另
一
個
是
女
作
家
殘
雪
。
可
見
日
本
人
對
中
國
當

代
文
學
的
認
識
比
我
們
更
深
切
。

莫
言
的
作
品
，
除
了
在
日
本
風
行
，
在
韓
國
也
很
受
重
視
。
莫
言

說
，
他
很
早
與
一
九
九
四
年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日
本
作
家
大
江
健

三
郎
有
來
往
。
大
江
健
三
郎
對
莫
言
的
作
品
讚
賞
有
加
，
向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委
員
會
極
力
推
薦
莫
言
。

莫
言
坦
言
，
他
的
獲
獎
與
大
江
健
三
郎
的
推
薦
也
有
關
係
。

在
談
話
中
，
莫
言
問
起
金
庸
的
情
況
，
話
題
後
來
轉
入
金
庸
武
俠

世
界
的
人
物
，
劉
再
復
說
男
性
主
角
他
最
喜
歡
令
狐
沖
，
因
為
令
狐

沖
的
處
境
正
是
他
這
類
知
識
分
子
的
處
境
：
生
活
在
兩
個
營
壘
的
對

峙
之
中
，
兩
極
都
要
他
去
依
附
，
不
給
他
獨
立
的
自
由
，
於
是
他
總

是
徬
徨
無
地
，
最
後
他
還
是
超
越
兩
極
，
得
到
大
自
在
。

莫
言
表
示
，
他
也
喜
歡
令
狐
沖
這
個
人
物
。

談
話
中
，
我
要
大
家
猜
一
猜
金
庸
最
喜
歡
的
女
子
是
誰
？
莫
言
猜

是
︽
倚
天
屠
龍
記
︾
中
的
小
昭
，
小
昭
除
武
功
高
外
，
人
漂
亮
又
溫

順
，
男
人
最
受
用
。

談
到
︽
鹿
鼎
記
︾
中
的
天
下
七
個
美
女
，
金
庸
最
喜
歡
的
是
哪
一

位
？
眾
說
紛
紜
，
莫
言
表
示
他
最
不
喜
歡
吃
醋
的
女
子
，
所
以
他
對

建
寧
公
主
最
反
感
。
最
後
大
家
屬
意
雙
兒
。

我
說
，
在
某
個

場
合
，
有
人
曾
問

金

庸

太

太

阿

M
ay

，
︽
鹿
鼎

記
︾
中
的
女
子
，

她
最
喜
歡
是
誰
？

她
的
答
覆
也
是
雙

兒
。
雙
兒
武
功
高

超
，
對
男
主
人
唯

命
是
從
，
卻
不
纏

人
，
男
主
人
每
次

遇
難
，
她
都
奮
不

顧
身
加
以
保
護
，

是
所
有
男
性
的
夢

中
情
人
。

（
上
）

莫言私語時

小
兒
入
幼
稚
園
後
，
偶
爾
咳
嗽
，
有
一
天

老
師
竟
然
問
：
是
否
吃
了
止
咳
藥
水
？
他
今

天
很
暴
躁
。
另
一
天
又
問
，
是
否
吃
了
咳
藥

水
？
他
今
天
很
累
。
我
重
申
我
們
不
吃
西

藥
，
但
止
咳
藥
會
產
生
以
上
極
端
的
反
應

嗎
？和

朋
友
談
起
，
她
從
前
常
給
孩
子
吃
西
藥
，

但
每
次
都
很
猶
豫
是
否
該
給
止
咳
水
，
因
為
吃

了
止
咳
水
後
，
孩
子
都
會
便
秘
，
故
每
次
她
也

十
分
掙
扎
。
另
一
朋
友
說
，
從
前
照
顧
一
位
老

人
家
，
有
一
次
她
喝
止
咳
藥
水
後
，
竟
然
不
能

排
尿
，
要
立
即
入
急
症
室
，
醫
生
告
知
這
是
止

咳
藥
水
的﹁
正
常﹂
副
作
用
︱
止
咳
水
會
令
不

同
管
道
收
縮
，
聽
得
朋
友
難
以
置
信
。

曾
看
一
個
台
灣
報
道
，
一
名
男
子
因
長
期
服

用
止
咳
藥
，
但
還
是
無
法
完
全
止
咳
，
於
是
到

醫
院
照
肺
，
發
現
痰
都
困
在
肺
裡
，
令
肺
部
受

嚴
重
感
染
。
醫
生
判
定
是
止
咳
藥
過
量
令
痰
無

法
被
咳
出
，
所
謂
紓
緩
感
冒
徵
狀
，
可
能
會
令

感
冒
變
種
至
肺
炎
！

所
謂﹁
醫
生
驚
治
嗽﹂
，
是
因
為
咳
嗽
的
成

因
太
多
，
無
論
中
、
西
醫
也
常
常
誤
判
因
由
。

先
前
也
說
過
，
孩
子
就
是
錯
看
一
位
中
醫
，
誤

判
他
為
氣
管
敏
感
，
故
開﹁
止
嗽
散﹂
，
結
果

令
感
冒
被
困
，
最
終
還
是
要
找
回
相
熟
及
信
賴

的
中
醫
才
撥
亂
反
正
。
也
想
起
先
前
看
一
位
醫

術
精
湛
的
中
醫
，
曾
遇
上
一
個
肺
癌
病
人
，
常
常
咳
不
停
，

但
醫
師
正
好
指
出
先
前
服
用
的
滋
陰
潤
肺
藥
是
不
對
的
，
應

該
要
排
毒
才
對
。

排
毒
可
以
是
繼
續
咳
，
或
肚
瀉
，
因
為
肺
和
腸
是
互
為
表

裡
。
貿
然
把
這
些
管
道
收
窄
，
停
止
排
毒
，
只
會
令
毒
羈

困
，
積
下
毒
素
，
或
在
其
他
器
官
爆
發
新
問
題
。

說
回
止
咳
藥
，
一
般
病
人
說
它
很
甜
，
似
會﹁
惹
痰﹂
。

我
想
起
小
時
候
也
吃
過
，
那
種
人
工
虛
假
的
水
果
味
，
令
我

對
真
的﹁
櫻
桃﹂
及﹁
藍
莓﹂
等
都
抱
有
恐
懼
心
態
。
我
決

不
希
望
自
己
的
小
孩
重
蹈
覆
轍
！

其
實
止
咳
藥
的
爭
議
性
一
直
很
大
，
還
記
得
藥
房
不
太
賺

錢
的
年
代
，
他
們
還
會
私
底
下
賣
咳
藥
水
給
癮
君
子
謀
利
。

止
咳
藥
水
副
作
用
多
，
又
易
上
癮
，
卻
是
香
港
家
庭
醫
生
必

開
的﹁
感
冒
藥﹂
。
所
以
就
算
看
西
醫
，
也
記
得
問
清
楚
副

作
用
。
美
國
一
直
建
議
咳
藥
水
不
能
處
方
給
兩
歲
以
下
的
小

童
，
家
長
除
了
聽
從
醫
生
的
吩
咐
，
也
要
自
己
衡
量
風
險
。

就
如
我
一
篤
信
西
醫
的
朋
友
也
說
：
咳
嗽
，
西
醫
真
的
擺

不
平
！ 小心止咳藥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二○

一
四
娛
樂
圈
有
如
人
生
，
充
滿
喜
怒
哀
樂
、
悲
歡

離
合
。

今
年
最
轟
動
戀
情
，
非
謝
霆
鋒
、
王
菲
世
紀
復
合
莫

屬
。
分
手
十
一
年
，
兩
人
各
自
結
婚
。
離
婚
後
，
愛
火
重

燃
，
消
息
由
狗
仔
隊
於
九
月
在
王
菲
住
所
偷
拍
到
鋒
菲
共

處
四
日
的
激
吻
鏡
頭
而
爆
出
。
李
亞
鵬
與
張
栢
芝
的
反
應

即
時
受
到
關
注
，
李
亞
鵬
祝
福
前
妻
，
張
栢
芝
則
繼
續
做
好
媽
媽

照
顧
一
對
兒
子
。

×
×

×

房
祖
名
柯
震
東
北
京
吸
毒
被
拘
捕
，
柯
震
東
拘
留
十
四
天
後
被

送
返
台
灣
，
遭
各
廣
告
商
取
消
所
有
代
言
人
合
約
及
追
討
賠
償
，

損
失
慘
重
，
事
業
重
創
。
柯
震
東
整
合
自
己
，
回
到
大
學
上
課
；

房
祖
名
因
容
留
他
人
吸
毒
罪
，
罪
名
較
重
，
至
今
被
拘
留
近
五
個

月
，
成
龍
林
鳳
嬌
仍
未
能
見
他
一
面
。

×
×

×

彭
順
背
叛
李
心
潔
與
嫩
模
李
悅
彤
公
然
拍
拖
親
熱
，
婚
姻
陷
入

危
機
，
急
急
回
馬
來
西
亞
向
太
太
認
錯
請
罪
，
李
悅
彤
人
間
蒸
發

期
間
，
其
父
李
德
仁
持
槍
與
警
對
峙
後
，
吞
槍
自
殺
身
亡
，
令
這

單
婚
外
情
添
上
血
腥
。
李
心
潔
平
伏
心
情
後
，
原
諒
彭
順
。

×
×

×

今
年
香
港
娛
樂
界
痛
失
幾
位
巨
人
，
影
響
香
港
電
影
及
電
視
發

展
的
邵
逸
夫
爵
士
，
一
月
七
日
於
家
中
安
詳
離
世
，
享
年
一
百○

七
歲
。

上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
叱
咤
影
壇
，
捧
紅
過
不
少
巨
星
的
向
華
勝

十
一
月
於
北
京
病
逝
，
終
年
六
十
三
歲
。

﹁
演
唱
會
之
父﹂
張
耀
榮
三
月
猝
死
，
享
年
八
十
二
歲
，
群
星
哀
悼
。

對
香
港
廣
播
業
影
響
巨
大
的
商
業
電
台
創
辦
人
何
佐
芝
，
六
月
四
日
過

身
，
享
年
九
十
五
歲
。

×
×

×

世
紀
賤
男
周
永
恒
與
趙
頌
茹
結
婚
不
過
四
年
，
育
有
兩
女
，
竟
爆
婚
外

情
，
同
時
家
暴
趙
頌
茹
，
又
上
門
到
趙
頌
茹
娘
家
，
吐
口
水
用
粗
口
辱
罵
外

父
外
母
，
並
以W

hatsA
pp

恐
嚇
殺
死
妻
女
及
自
殺
，
遭
拘
捕
，
涉
嫌
刑
事

恐
嚇
，
上
星
期
法
庭
裁
定
一
項
普
通
襲
擊
罪
成
，
押
後
至
下
月
宣
判
。

二○

一
四
娛
樂
盤
點
，
明
日
再
續
。

（
上
）

2014娛樂盤點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不
開
心
的
友
人
甲
找
學
佛
的
友
人
乙
傾

訴
，
友
人
乙
以
一
句﹁
放
下
吧﹂
安
慰
友

人
甲
，
後
者
聽
罷
不
但
沒
有﹁
放
下﹂
，

反
而
更
火
冒
三
丈
，
大
聲
投
訴
：﹁
放

下
！
放
下
！
怎
放
下
呢
？
我
就
是
放
不

下
，
所
以
才
會
不
快
樂
嘛
！﹂
這
位
友
人
的
遭

遇
，
不
禁
令
我
想
起
宋
朝
將
士
曹
彬
的
故
事
。

話
說
這
位
將
士
當
時
有
幸
遇
上
宋
代
的
奇
人

陳
摶
老
祖
，
後
者
不
但
是
紫
微
斗
數
的
開
創

者
，
同
時
更
精
通
相
術
。
陳
摶
於
是
替
曹
彬
看

相
，
指
他
臉
上
的
上
、
中
停
長
得
極
好
，
年
輕

時
代
已
能
創
立
不
俗
的
成
就
，
唯
獨
是
下
停
欠

佳
，
要
小
心
晚
運
不
保
。
陳
摶
接
着
叮
囑
曹

彬
，
今
後
於
沙
場
作
戰
，
不
妨
得
饒
人
處
且
饒

人
，
如
此
或
能
累
積
福
氣
，
改
變
命
運
。

難
得
得
到
奇
人
指
點
，
曹
彬
自
此
經
常
將
陳

摶
老
祖
的
話
放
在
心
中
，
不
論
打
仗
還
是
日
常

生
活
，
亦
盡
量
避
免
殺
生
，
後
來
他
奉
命
攻
打

南
唐
，
曹
彬
不
但
奉
勸
後
主
李
煜
歸
降
，
免
得

交
戰
而
引
發
死
傷
，
他
更
在
陣
前
詐
病
，
向
將
士
們
表
示

他
所
得
的
乃
是
心
病
，
不
能
靠
藥
物
醫
治
，
而
是
要
靠
將

領
們
在
出
兵
南
唐
之
時
，
盡
量
避
免
濫
殺
才
有
機
會
痊

癒
，
更
要
他
們
誠
心
對
天
發
誓
，
務
必
謹
守
相
關
的
承

諾
。
武
將
們
當
然
一
一
答
應
曹
彬
的
要
求
，
再
加
上
李
煜

亦
答
應
歸
降
，
終
令
南
唐
一
役
的
人
命
傷
亡
減
到
最
低
。

長
話
短
說
，
曹
彬
後
來
再
見
陳
摶
老
祖
，
老
祖
指
他
已

經
改
變
命
運
，
後
來
果
然
活
到
九
十
多
歲
，
同
時
更
子
孫

滿
堂
，
晚
運
相
當
不
錯
。
我
個
人
認
為
，
這
個
故
事
的
背

後
意
義
，
除
了
指
出
命
運
可
靠
後
天
積
福
改
變
外
，
曹
彬

引
導
將
士
避
免
殺
生
的
手
段
更
令
我
體
會
到
要
勸
喻
他

人
，
又
或
要
做
善
事
，
其
實
也
需
要
考
慮
對
象
的
不
同
而

運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
才
能
讓
對
方
容
易
接
受
︱
︱
正
如
友

人
乙
一
樣
，
他
勸
友
人
甲
要
放
下
其
實
並
無
不
對
，
只
是

單
單
一
句﹁
放
下﹂
到
底
是
否
足
夠
，
說
的
時
候
又
是
否

適
當
，
實
在
還
需
小
心
思
量
。

放下放不下

琴台
客聚
彥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日本愛情小說家村上春樹是中國80後、90後很
多女生的偶像，而在香港和台灣其粉絲的年齡層
更寬一些。
村上春樹的愛情小說在中國的銷售量，不知不
覺之中超過了任何外國名著。奠定村上春樹的愛
情小說大師地位的是青春戀愛小說《挪威的森
林》，在中國年輕人中成了一個愛情的符號，村
上春樹由此獲得一個頭銜叫「百分之百的戀愛小
說家」。
這部《挪威的森林》在日本銷售430萬冊，全
世界有18種語言翻譯出版，中國很多書店都為村
上春樹立了一個專賣櫃。可見村上春樹在中國的
人氣程度，我甚至在大陸某城市還看到一家榜上
「村上春樹咖啡屋」的純咖啡廳。（現實中的村
上春樹在還沒有成為小說家前是開咖啡屋的）
看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及他的其他幾部
小說，發現村上春樹小說中的關鍵詞，可以歸納
為：三角戀、神經病、自殺、變態、同性戀、性
愛、暴力……當然這些是年輕人最關心的、也是
最吸引眼球的東西。村上春樹的文體是我們少見
的那種淡淡的憂愁與狂野和熱情的混合體，愛人
在某一天突如其來的病變，沒有人能夠預測、也
沒有人能夠抵擋，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無奈，一種
深深的孤寂貫徹整個作品，吸引我讀完每一本。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形成了一個習慣，
喜歡一個作家，就必須讀這個作家的散文和隨
筆，那樣，更能夠知道這個作家的價值觀吧。
比如讀那麼多張愛玲的小說，還不如讀她的一
篇散文《天才夢》；讀徐志摩的那麼多詩歌，還
不如讀他的那篇隨筆《我所知道的康橋》，至於
散文大家朱自清，只要讀他的那篇著名散文《背
影》，就知道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反過來說，朱

自清也就不需要寫什麼小說了。
於是我找到了村上春樹的散文來讀，不讀不要

緊，一讀大失所望。村上春樹在散文《蘭格漢斯
島的午後》裡出現一個關鍵詞，就是後來成為村
上春樹原創的流行語「小確幸」。我看後心中疑
慮重重，好像頃刻之間心中的「偶像」搖搖欲
墜。
什麼是「小確幸」？用村上春樹自己的語言來
說，是「耐着性子激烈運動後，來杯冰涼啤酒的
感覺」，還有村上春樹很休閒地談到他的日常生
活時，說他自己選購內褲，「把洗滌過的潔淨內
褲捲摺好然後整齊的放在抽屜中，就是一種微小
而真確的幸福。（取其中的三個字簡稱「小確
幸」）」
無獨有偶，前面提到的張愛玲的散文《天才

夢》中，也可以看到張愛玲的一串「小確幸」。
張愛玲嬌滴滴地說：「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
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
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
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頂的綠葉。在沒有人
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
張愛玲這些有點「庸俗」的小確幸，說起來還
是情有可原。因為那時候，張愛玲還只是桃李年
華的19歲少女，不過她後來也沒有多少超越。但
村上春樹，已經是一個公認的文學家、一個所謂
的「精英」，一個貌似諾貝爾文學獎最佳候補，
一個具有相當號召力的流行作家，難道他真的就
滿足於那麼一些微不足道的、庸庸碌碌的「小確
幸」嗎？或者他不願意他的讀者超過他，擁有更
大的抱負、更高的理想呢？也許村上春樹為了攥
住他的讀者層，來一個「投其所好」呢？我們中
國80後、90後的相當一部分人，事實上已經把村

上春樹的「小確幸」當口頭禪了。
看看「小確幸」到底是什麼，說穿了就是「以
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全部從自己出發，為了自
己的一點點微不足道的享受而喝彩。「小確幸」
鼓勵年輕人胸無大志，滿足於生活中的小酥餅、
小可樂、小恩小惠，不要有抱負，不要與政治沾
邊，只要關起門來孤芳自賞，對着鏡子看看自
己，為一杯冰鎮啤酒，為一件新內褲，為一個整
潔的小抽屜，就幸福得搖頭晃腦，樂不思蜀了。
人們對偶像總有一種期待值，這個期待值越

高，往往失望得越厲害。看到村上春樹的這個
「小確幸」之說，使我對他非常失望。具有諷刺
意味的是，反而使我反思自己。鬧了半天，原來
我也只是一個知足於「小確幸」的庸俗之輩。
回想自己工作以後，手頭有了幾個屬於自己可

以支配的小錢，經常琢磨着如何百分之百地快樂
地消費，辛苦上班後，和同事到星巴克聊天，喝
一杯「卡布奇諾」，看着細膩乳白的泡沫，聞着
「卡布奇諾」濃郁的香醇，感到很滿足。偶爾把
加班費積攢起來，買一個LV的小包包，就幸福得
飄飄然起來。這不正是村上春樹推崇的「小確
幸」嗎？
村上春樹提倡的「小確幸」，潛移默化地讓年
輕人滿足於每天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吃
飯，睡覺，做愛。當官的最高興大家埋
頭賺自己的「小確幸」，好讓他們繼續
「貪」、「撈」、「轉」，最好年輕人
遠離政治，忙着評職稱、搞關係、請客
吃大餐，為仕途削尖腦袋，最好再互相
彼此爭得頭破血流。
如果中國是一個中產階級佔人口絕大

多數的國家的話，各自追求自己的「小
確幸」也許還情有可原，可是中國現在
只是一部分人富起來，據統計佔人口
1%是富人的中國，大部分工人、農民還
是苦於住房、醫療、養老，不是有一句
話叫做生不起病，買不起房，娶不起老

婆，入不起養老院嗎！差一點點就要買不起墓地
了。社會上不公平，無正義。這樣的情況下提倡
「小確幸」，人人埋頭自己的「小確幸」，那這
個時候會是光明的嗎？答案很明白，只會是越來
越黑暗。
那麼，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如何把一個物慾橫流

的社會道德危機扭轉過來，如何控制一部分人的
富裕，讓中國大部分人也富裕起來。
關起門來談「小確幸」可能嗎？很顯然是不可
能的，中國的命運不可能靠這種以我為中心的
「小確幸」來改變，就如那句話說的：「你可以
不管政治，政治可要來管你」
所以，我們不需要村上春樹的「小確幸」，村
上春樹的「小確幸」只會引導我們走向越來越自
私自利的道路，也就是走向黑暗。我們需要的是
走向大多數人富裕起來，整個社會公平、人人富
有正義感，也就是走向光明！
我們需要的作家，是能夠帶頭主持正義、提倡
公平、感召上進心的作家。而不需要像村上春樹
這樣以自我為中心，什麼國家大事，什麼世界新
聞，什麼政治，統統丟到腦後，沾沾自喜於每天
的一簞一瓢，一步一計。

讀村上春樹有感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星
期
一
，
中

午
十
二
時
二
十
分
，
我
來
到
了

北
角
英
皇
道
和
北
角
道
交
界
的

的
恒
生
銀
行
，
為
的
是
我
的
房

租
要
在
這
裡
繳
交
。
上
到
二

樓
，
嘩
！
好
長
的
一
條
人
龍
，
我
排

在
最
後
，
大
概
是
第
二
十
幾
個
吧
。

面
前
普
通
提
存
服
務
的
窗
口
有
六

個
，
但
只
有
兩
個
開
放
服
務
，
我
排

着
隊
緩
慢
前
進
時
，
身
後
陸
續
有
人

到
來
。
足
足
五
十
分
鐘
之
後
，
終
於

輪
到
我
了
，
而
我
辦
的
手
續
，
不
到

兩
分
鐘
就
完
成
了
。

兩
分
鐘
的
事
，
要
排
五
十
分
鐘
的
隊
，
這
是

何
等
痛
苦
的
事
。
如
果
恒
生
銀
行
能
夠
作
分
流

處
理
，
我
可
能
只
需
排
幾
分
鐘
的
隊
而
已
，
因

為
在
我
前
面
的
人
，
有
的
是
開
戶
口
的
，
有
的

是
有
關
信
用
卡
的
，
有
的
是
聯
名
戶
口
其
中
一

人
往
生
去
了
不
知
怎
麼
辦
，
這
些
人
的
手
續
佔

的
時
間
都
很
長
。
但
提
款
和
存
款
的
手
續
都
很

快
。
分
流
了
，
不
是
大
家
都
愉
快
嗎
？

不
過
，
銀
行
的
賺
錢
之
道
就
是
節
省
人
手
，

不
理
會
客
戶
的
等
候
時
間
有
多
長
，
如
果
作
分

流
，
就
必
須
有
個
服
務
員
在
服
務
，
如
果
每
間

分
行
都
要
一
個
，
那
支
出
就
要
大
大
增
加
。
銀

行
是
上
市
公
司
，
最
需
要
賺
取
利
潤
。
但
是
，

犧
牲
客
戶
的
時
間
來
賺
錢
，
賺
到
之
後
分
取
紅

利
的
卻
是
股
票
的
持
份
者
，
並
非
客
戶
。
所

以
，
簡
單
的
分
流
作
業
，
都
不
會
去
做
。
奈

何
！以

前
最
喜
歡
到
銅
鑼
灣
一
家
超
市
買
東
西
，

因
為
付
款
時
的
分
流
做
得
很
好
，
買
得
少
的
，

有
一
個
專
用
櫃
枱
快
速
結
帳
。
其
實
任
何
超
市

都
可
作
分
流
處
理
，
因
為
如
今
八
達
通
流
行

了
，
可
以
開
八
達
通
和
信
用
卡
不
同
的
結
帳
櫃

枱
，
持
八
達
通
可
以
快
速
結
帳
的
人
，
就
不
必

苦
苦
等
候
信
用
卡
的
慢
條
斯
理
核
對
簽
名
的
作

業
了
。

維
園
每
年
的
工
展
會
和
年
宵
，
人
潮
洶
湧
，

但
警
方
做
得
最
好
的
地
方
，
就
是
分
流
，
讓
人

潮
得
以
暢
通
無
阻
。

銀
行
為
何
不
做
對
客
戶
方
便
的
分
流
作
業
？

因
為
等
候
的
人
，
都
是﹁
小
卡﹂
，
不
是﹁
大

戶﹂
也
。

分 流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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